第六十七期 2008年7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漂流客Drifting Bliog


[image: image7.jpg]



              

D r i f t i n g  B l o g  个 人 网 络 文 集
第六十七辑     

2008年7月16日   No.67. 2008
编者：郭净
邮箱：azara55@yahoo.com.cn/

[image: image1.jpg]



清早   郭净 摄 2006年7月于青海三江源一牧民帐篷内
◘ 缘 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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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年12月，收到不知谁传送的一个邮件，叫《信使》（cliff.wang@163.com），其中收集了编者喜欢的文章，而且只用word排版，简单而有趣。于是仿效之，自己写作，自己编辑和设计，然后投到以太空间里，以避开他人的刀笔和论坛的喧闹，任其漂流，只求与好友隔山唱和，何不快哉。

本文集所载均为作者的心得，借电子信箱发送，欢迎各位阅读。如不想被打扰，请来函告知，感谢！
◘ 本 期 目 录

雪山之书 19章（续）
三江源随笔 （之二）
长篇连载   雪山之书 

第十九章 转山笔记（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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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密林中的隆那茶馆
晚上歇在“隆那”，牌子上写茶馆，其实只是搭在树林里的木头棚子。以前的转山者在这里住野外，今年才有云南来的藏族村民在沿途盖棚子供大家吃住。

太阳落了以后山谷里很冷，可能是旁边有永支河流过，它是从雪山上下来的，夹带着刺骨的寒气。我坐在灶台旁边写日记，次南尼扎凑过来看。我把笔交给他，说你来写一段吧。他接过笔记本，在后面两页写了下面的话：

“我是南佐村　做（座）落在浪（澜）沧江东边的一个小山脚下　四出（处）都是花草树木　真是个人间的天堂　你有空来玩南佐　你是个真是个好（豪）爽的人　我真是欢系（喜）你　一起走过了山顶山下　我真陪（佩）服你　今天走了２０多公里。

从明后的日子里我们多多的欢乐吧！我今天见到你　我很幸运。

祝你转经马到成功，

我们的日子里幸福快乐　祝你一生财运　我俩交个好朋友一生的好朋友吧？我叫次南尼扎　今年我23岁

山不转水转　水不转路转

人别心难过　风吹树难过

一日分别　千日通信　机不可失

失不在（再）来　一条大路分两（边）　只分路来不分心

我们永远的好朋友吧！”

落名处，他画了一根箭穿过两颗心。

我又把笔记本交给卓玛，请她写下今天的所见所闻，于是，她借着朦胧的天色和火塘的光亮，埋头写了一个多小时，记录沿途看见的圣迹，海拔和时间，其中有段话说：

“一路所见的朝山者所盖的小石房，与此处永芝出土的石墓的建造非常相似。

在此还可以喝到新鲜的牛奶，酸奶。”

我肚子不好，没喝牛奶，只吃了米饭和白菜汤。

茶馆里只提供木板搭的通铺，没有被褥。所以只能穿着外衣外裤钻睡袋，不太冷，只是感觉不太舒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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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．轻松愉快的一天

6月16日　阴转小雨　隆那――玛追通（3320米）
今天是最轻松的一天。从早晨6点30走到10点多，到一个叫“永是通”的牛场歇脚。放牛的小伙子在一块平坦的草坝上搭了间长长的木棚，分做两格，一格做小卖部，一格做饭馆兼旅社。我看见小卖部里靠墙摆着一排竹杖，便问是做什么用的，主人说这几天转山的人很多，还有几个老外，所以砍了些竹子做成手杖，给爬山的人提供方便，自己也有点收入。我买了一根竹杖，五毛钱。

这里的木棚宽敞舒服，我们边喝茶边聊天，讲到社会的变化，讲到天下大事。大伙拿着一张写着藏文的纸在传看，原来是莲花生大师的预言，大意是说现在这个时代，人们追逐钱财，道德沦落，呈现出末法时代的种种迹象，难免招来祸患。大家便议论起今年的非典和伊拉克战争，正应了这个预言。但大师也说了，藏族地区有佛法的保佑，不会有事。他还预言七年后有一场天下的大战，所以人们只有七年的好日子。我开玩笑说：如果战争以后人类剩下最后一支血脉，那一定藏在卡瓦格博的山窝窝里。

11点，我们到达今天的目的地“玛追通”，这里可以隐约望见雪山的尖顶，离第一个垭口“多克拉”不远。大多数人都在此休息，养精蓄锐，为明天的艰难旅程做准备。

放下背包，天就下雨了。仁钦老师说今天是“双水日”，肯定要落雨，可我们福气好，走路时没有下。这棚子很大，有里外两间。每间用木板搭成通铺，可以并排睡十几个人。没有事干，男人都靠在行李上睡觉，女人坐着数念珠，卓玛在写日记。我走到外面，在草地、河滩上闲逛，看一批又一批转山的人往前赶路。他们都顶着塑料薄膜，有的背着熟睡的婴儿。在支信塘碰到的康定老人也独自走过。他走得很快，说今天人多，要去多克拉山脚找个避雨的住处。

这些冒雨赶路的人，给闲散的空气中带来了一丝紧张的味道。

8．第一道难关：翻越多克拉

6月17日 小雨转阴 玛追通－多克拉（4479米）－曲那塘(2480米)
仁钦老师昨天就提醒过：好好休息，准备爬多克拉（rdo skas la kha）！今天果然领教了。4点钟摸黑起来，发现雨还没停，但没有人犹豫等待，大伙默默地收拾行装，吃点东西就动身了。

出门便开始爬山，穿过一片密林，鞋子越来越重，原来是脚底沾了许多烂泥。到山脚的时候，我瞥见在支信塘认识的康定老人躺卧在一块低矮的岩石下，披着塑料布吹火。他今夜就睡在那里。黑黑的树丛中，巨石边，到处闪烁着火光和电筒光。我们像在梦境里踉踉跄跄地赶路。

登上前往多克拉的小路，其实是山水流淌的乱石沟，有的地方水流很大，得踏着滑滑的石头跳过去，鞋很快就湿了。仁钦老师说，下个月还会涨大水，这段路更难走。雨衣湿漉漉的，衣服里面也被汗水湿透了，加上寒冷和氧气稀薄，觉得精神不振。幸而到3500米的高山荒漠地带时，雨停了。紫色的小花在寒风中抖动，对面陡峭的山崖渐渐变成曙红色。我们在此休息片刻，仁钦老师拿出一种藏药，我拿出一板“红景天”药片，大家都吃了，以改善心脏状况，然后又默默地往上攀登。

走过一段结冰的地面，坡度一下抬得又高又陡。我眼看着背着大背篓的多吉次仁和次南尼扎渐行渐远，变成山路上的两个小黑点，又看着次那永措、次仁永宗、卓玛几个女人走到我前面，最后，气喘吁吁的仁钦老师也从我身边超了过去。

我感觉有轻微的高山反应，走几步就要歇一次，这里的海拔肯定到了4000米以上，不时要穿过积雪的山坡。大约8点钟，我终于接近垭口。同伴们站在龙达（经幡，俗称“风马旗”）旁呼喊我。回头看，爬山的男男女女在脚下排成细细的曲线，许多小伙子扛着经幡，飞快地登到山顶，放下背篓又下去接其他人。都吉次仁也了赶下来，接过我的背包。我鼓起精神，一步一步往陡坡上挪。等到达山口，已经说不出话，把摄像机递给卓玛，便一屁股坐下来。不一会儿，周围的人越聚越多，他们冒着寒风挂起龙达，点燃香火，扑在结冰的地上祈祷山神，嗡嗡的诵经声转眼就被风吹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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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．下山路　青竹杖和鲁阿森拉

到此，我感觉已经筋疲力尽，但今天的路程才走了一半。

翻过多克拉垭口下山的那一刻，仁钦老师一家大声唱起“嘛呢歌”（六字真言）。一路上凡过山口，大家都要高唱嘛呢。溪流在谷底轰鸣，与他们的歌声应和，让我鼓起了勇气。若在冬天，这道陡坡便成为鬼门关。又细又陡的小路结了冰，难以行走，朝圣者只能从旁边积雪的山崖滑下去。那里坡度很陡，看了头都发晕。转经人通常把树枝做的背架“廓噶”当作滑板，下到山脚不过数分钟。花的时间虽然短，但风险却不小。一是雪堆里隐藏着大块石头，还有前面的人留下的断竹杖，像尖桩一样插在雪里，碰上这些东西，性命就难保了。二是下滑速度太快，如果控制不住身体，就会连人带行李滚到山脚。经常有人，特别是妇女从这里滑下去时，把背的行囊、小锅、水壶之类甩得无影无踪。

我们踏着之字形状的小路下山，一路顺利，却十分劳累。等到达咱俗塘的牧场，在一家牛棚吃中饭时，我不知不觉睡着了。等我醒来，酥油茶已经熬好。我喝了三、四碗茶，吃了一小碗糌粑，结果被大家笑话，说怎么才吃那么一点。放牛的主人笑着劝我再吃一碗，说：只有吃得起，才能走得起。

从曲那塘到刷角尼这一路，几乎都在森林里沿河边行进。雨水、河水时而淹及路面，沿途都是烂泥和烂泥里的石头。我已经疲惫不堪，眼神恍惚，脚步踉跄。直到脚在石头上猛然滑了一下，头脑才清醒过来。我告诫自己千万别歪了脚，可这烂泥和石头混合的林中路，让我无法保持身体的重心。那一刻，我一直落在最后，勉强跟着走得很慢的仁钦老师。看着他挪动的脚步，我忽然想起他讲过的话：开辟这条转经路的噶玛噶举派的大师专门找难走的地方，曲折的地方，要让转山的人吃苦。要想走好走的路，呆在城里得了，何必来这里受罪。想到此，我忽然意识到：这转山，不就和修行一样吗！那“行”字，原来的意思就是走路。于是，我不再管身体的感觉，尽量把心思集中在走路上，眼睛盯住前面仁钦老师的脚后跟，不让眼神散乱，不让心思漂移，只存一个简单的念头：走好每一步。

我把步子适当放开，步幅加大，手上的竹杖一点出去，脚步也同时迈出，走了一阵，身体果然越来越稳，精神也提了起来，一直坚持到休息的刷角尼。

下午爬鲁阿森拉垭口（lho ‘od gsal la），不知道是不是水土变化的原因，又拉肚子了。这是今天翻越的第二座大山，仁钦老师的妻子和妹妹在前边领路，她们很少说话，走得很慢，但也很少停下。山路没完没了地往上延伸，我们一声不吭地爬，爬，爬，爬得对高度的感觉已然麻木。爬到垭口的时候，浑身的疲倦一下涌上来，满眼的经幡、到处悬挂的旧衣物都变成虚幻的景致，提示我们此刻就在中阴的世界里。后来从仁钦老师那里得知，鲁阿森拉是卡瓦格博的“四圣地”之一。藏区的圣地，也像汉区那样讲究四至方位，卡瓦格博位于中央，其四边有“达、森、琼、珠”四方神守护。

在鲁阿森拉，从云南以外来的藏族，要把自己、家人，尤其是生病或者过世的亲人的衣物留下，以祈求福报或转生善趣。一路上我们走过的地方，数鲁阿森拉留下的东西最多，除了挂在树上的衣服、帽子、手套、鞋子，还有形状各异的大小瓷碗，一串串的首饰，以及一堆堆的糌粑面。

从垭口下去不远，便能听见谷底哗哗的河水声，但下山却花了一个多小时。我忍着肚子和脚趾的疼痛，慢慢往下走，眼看着其他人消失在树丛里，没了影子。好容易到了山脚，夕阳下，一座悬臂木桥横跨冰川河，卓玛正站在桥头等我。我疲惫地抬头往前看，前面就是今晚的宿营地曲那通。有永支村来的一对年轻夫妻在这里盖了个石墙塑料薄膜顶的客栈，供大家吃住。这里地点很窄小，住不下多少人，有几队转经者见来了我这个汉族的老师，便又往前走一段，在树林里扎营，把能挡风雨的客栈让给我们住。
 三江源随笔 （之二）
措池村
      1

几座土房，一个小寺院，热腾腾的奶茶，一堆顽皮可爱的孩子，这就是措池（mtsho ‘khri）。它在行政上归属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玛莱县曲玛河乡。曲玛莱县被称为“江河源头第一县”，是长江（藏语叫“支曲”’bri chu）和黄河（藏语叫“玛曲”rma chu）的发源地。曲麻莱县的名称来源于境内的曲玛河和崃央大滩，地处玉树州的西北部，面积46820平方公里，其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渐抬升，牧场平均海拔4200米，最高达4800米，是我国海拔最高的纯牧业县之一(。

夜里黑咕隆咚的，对四周的环境毫无知觉。第二天一早起来洗漱，才发现牧委会的土墙外是连绵伸展至天边的草坡。阳光照进院落，空气清冽而稀薄。加义书记把村里的人口统计数给我看，据2006年2月18日的统计资料，全村有3个队，228户，899人，其中男子453人，女子446人。

措池村人口统计表(
	队
	户数
	人数
	劳动力

	
	
	男
	女
	男（18-50岁）
	女（18-45岁）

	一队
	102
	184
	176
	90
	88

	二队
	68
	135
	133
	79
	63

	三队
	58
	134
	137
	41
	39

	总计
	228
	453
	446
	210
	190


899人的措池村，拥有土地的总面积约为2124.5平方公里，其四至范围是：南隔通天河与治多县的索加乡相望，西至青藏公路附近的草加加陇曲，东为勒玛曲和通天河，北为勒玛曲。这片广袤的土地，平均海拔在4400米以上，全境都在“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”的范围内。

我很奇怪这里为什么被叫做“社区中心”？扎多解释说，措池村虽然是一个藏族的全牧业村，其实以前并无村落。原因是牧区原来并没有聚居点，各家的帐篷分散在不同地方。1995年，当地的一位赤脚医生兼会计被认定为宁玛派的活佛，人称古鲁扎西活佛，他在这里建立了流动的帐篷寺院。承包到户以后，其他牧区的人难以聚集，像一盘散沙，这里的人却自己动手，在此地建立了三江源的第一个社区中心，盖了一个学校，一个卫生所，一个太阳能电站，一个牧委会的院落，并自筹经费建立了土木结构的拉琼寺。这个混杂着土房和帐篷的社区中心，的确起到了中心的作用，把措池的人心凝聚到一块了。

2

加义书记跟我说话的时候，他的一堆娃娃（我没看请有几个）醒了，有的下地，有的在床上吵闹。他的妻子正屋里屋外地忙个不停。在我老家云南，藏族人的家务事大多由女人操办，这里似乎也是如此。从村里的人口统计看，措池的男女人口比例虽然基本合理，但法定的劳动力人口却明显偏少。全村男女劳动力为400人，仅占总人口的44.5%。虽然60-70岁左右的老人依然参与劳动，但成年劳动力中，尚有24人为出家的僧人（4人为尼姑），平均下来，每户仅有一个多劳力。如果考虑到牧区的家务和日常劳动（如挤奶、做酥油、牲畜管理等）大多由妇女承担，而上表中的适龄女劳力每户不到一人。由此联想到，该村一般家庭所感受的生产和生活压力，或许是相当沉重的罢。
由部落到村落

1

上午，在河里过夜的越野车被欧萨的吉普拖了出来，小李、小田、扎那、大军和峰终于赶到措池跟我们会合了。大家喜爱的村副书记噶玛和呆在当地做研究的班巴也骑摩托来到。白天，我们参观社区中心，听牧民讲该地区的历史。

讲述的时候，当地人习惯以几个重大的事件做标志。第一个阶段是吐蕃时期，那时，玉树有苏毗和多弥两个小邦，归属西藏的吐蕃王朝，向其进献铁器和通天河的装饰品。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，当囊谦部落出现在玉树的同时，在曲麻莱南部的通天河两岸出现了六大部落之一的年措部落。

第二个阶段是清代，这里成为和硕特蒙古的势力范围，由蒙古的千户、百户统领当地百姓。清朝平定和硕特部后，遂清查户口，划定青海和西藏的疆界，把玉树、昌都、那曲连片的60个藏族部族，分别划为青海的25部和西藏的35部。( 今天在通天河一带虽然不再有蒙古人的踪迹，但他们给当地留下了许多遗产，如不少地名来自蒙语（像可可西里、巴颜喀拉等），还有与藏族黑帐篷相异的圆形蒙古包，以及1950年代仍在使用的骆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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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池的孩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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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个阶段是回族军阀马步芳统治青海的时期，曲玛莱的藏族群体在这一时期形成。从1916年开始，因马步芳屡屡镇压年措部落，其属民逃往西藏黑河地区，使他们原来的家园成为荒芜之地。1921年，布久昂周率阿什姜然洛部落7户牧民进入此地游牧，形成布久红柯部落。此后，从果洛的阿姜然洛部落中，又陆续迁来了6个部落（然仓、俄仓、多仓、哈秀、干巴、贝沙），从德格迁来一个部落（尕托），又新组成一个河拉麻部落，均归属布久部落的管辖。这9个部落便成为曲麻莱藏族的前身，其分布是：

布久部落，杂日嘎纳、措池牙陇、措池玛陇、昂拉沟一带；

多仓部落，阿米库日、阿兰诺措、扎陵、鄂陵二湖和扎日加一带，属玛多乡，1953年有104户，480多人，牲畜10296只（匹）；

然仓部落，勒马、勒池、巴颜日久、杂日嘎纳、楚玛尔河源头（可可西里）地区，1958年有400多户，2000多人，牲畜28000只（匹）；

俄仓部落，岗欠查鲁玛、安塔秀沟、扎玛然和黄河源头地区，属玛多乡，1953年有94户，282人，牲畜10296只（匹）；

干巴部落，莱阳滩、莱格加博日扎一带，属麻多乡，1953年有63户，415人，牲畜21164只（匹）；

哈秀部落，麻多乡扎陵湖一带，1953年有218户，672人，牲畜29417只（匹）。1956年因部落纷争解散；

尕托部落，昂日曲流域和色吾河中上游地区，属秋智乡，其部落头人是活佛，为政教合一制度。1953年有70户，270人，牲畜7168只（匹）；

河拉麻部落，色吾加庆松多、霍塔杂加一带，属叶格乡，1953年有53户，265人，牲畜4598只（匹）；

贝沙部落，杂嘎公俄、章松青美涌、普同扎纳及通天河沿岸一带，属秋智乡，1953年有70多户，393人，牲畜7823只（匹）(。

从地域分布看，布久部落与措池的关系较其他部落更为密切。该部落原属果洛三大部落之一的阿什姜然洛部落。1921年，为逃避统治青海的马步芳的镇压和部落争斗，离开果洛，于1925-31年间进入曲麻莱境，人口增多，势力扩大，形成了布久红柯部落。1936年，布久部落西迁至今曲玛河乡措池一带游牧。1941年，头人布久昂周去世，米玛才仁（米福堂）继任百户之职，降服于马步芳，被委任作“星州设置局长”，统管曲玛莱地区所有部落。解放后，该部落辖地归曲玛莱县，米福堂曾任第一任县长(。

3
据措池的老辈人说，从果洛搬到曲玛莱的有三个家族，分别属于扎琼、娘措和四川石渠的藏族，解放后在秋智乡组成措池大队，分为上措池和下措池。措池是个老地名，人说那里以前很穷，是土匪窝。谚语讲：

措池有草的话，只有荒漠草。

措池有石头的话，只有搬不动的顽石。

措池有水的话，只有苦味的盐碱水。

措池有人的话，只有一个孤独的人。

我本来以为措池人是当地的世居居民，听了他们的故事，才知道他们是从远处搬来的。上面的谚语，让我们想象那时初到此地的藏民，面临怎样严酷的环境。虽然到了7月，四野仍是无边无际的荒原，寒风依旧刺骨。薄薄的草皮紧贴着坑坑洼洼的地面，旱獭和老鼠在草原上到处打洞。这些人便在荒漠草和顽石之中安了家，放养牛群，跟野牦牛、野驴、藏羚羊、狐狸和豺狼做了邻居。

野猫，奶队和大雪灾

    1

和牧民聊天时，野猫亮出胳膊上纹的花纹，居然是不同种类的荒漠猫脚印！他说自己只能呆两天，很想看一眼一种特殊的荒漠猫。于是我们在转草场的时候，都睁大眼睛四处搜寻。我发现，这里的藏族和云南的藏族一样，对望远镜情有独钟。云南的傈僳族把这新奇的玩意儿叫做“搬山镜，”说它可以把远处的山搬到跟前。记得在云南的雨崩村，一位牧人用望远镜在山里找到了他丢失好几天的犏牛。措池自从开展环保行动以来，北京大学做环保项目的学者给牧民配了6架望远镜，他们每天都带着，随时可以统计各种野生动物的数量。在可可西里做过几年藏羚羊保护的欧萨，更是望远镜的爱好者。你看他只要停下来，就会以各种姿态，站着，蹲着，趴着，用这神奇的镜子眺望远处的动静。

另一种让当地人大感兴趣的东东是摄像机。2005年，措池村的环保组织“野牦牛守望者”得了阿拉善生态奖，奖金有一万块钱。大家讨论这笔钱怎么用，最后觉得很需要一台可以把野生动物照得清清楚楚的摄像机，于是花5000元买了一台。村副书记噶玛拍上了瘾，整天背着，开会拍，跑野外也拍，这些天他就拍了不少镜头，还爬上通天河附近一座山头，拍了一群岩羊。他拍的东西牧民都想看，摄像机又成了放相机。去年在一个培训会上遇见他，他告诉大家，机子被村民看坏了，问有没有办法修。

两天后，野猫离开措池回北京。临走的前一天下午，我们在穿越一条河沟时发现了一只野猫。有点可惜，不是他找的品种。然而，他还是感到很大的满足。他说，自己不信任何宗教，但信仰大自然。一片草原和一座森林，就如同一座天然的教堂。在这样的教堂里，他能够得到平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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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池的牧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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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们说，措池历史的第四个阶段是人民公社时期。1965年，因草场不够，政府把措池、杜墟、勒泽、彻夏4个队移民到这里，那时基本上是无人区。有3个队适应不了严酷的气候，重新搬回勒池曲一带，仅措池一个队在此坚持下来。以后陆续又搬来一些人，所以措池的人来源很杂，方言还受了安多藏话的影响。

最初来的有14-15户，分成6个社，每个社都有6-7个小组，分作“奶队”和“干队”，前者负责挤奶，后者负责驮运。大部分是“奶队”，“干队”只有一个。1966年文革期间，划分为4个社，1970年又改为3个队，按各自原先在的地方划分草场，这3个队的格局延续至今。草场大的队，有春夏秋冬4个季节的放牧地。草场小的队，只有夏季和冬季放牧地。小组由几个家庭组成，要照顾强弱搭配，也要考虑团结的因素。根据这两个条件和领导的想法，每年各小组的组成家庭都要变更。如果哪个组的成员一直不变，那这个组内部的关系就会非常好。

那时没有环境保护的观念，牲畜都是集体的，大家靠挣工分过活，每年按工分值分配一次酥油和酸奶。每家只有一、两头“自留牛”，挤奶供日常生活用。食物不够，作业组把能干的人组织成打猎队，打野牛和旱獭，作为解决肉食问题的主要手段。打了动物不能藏起来，要作业组的全体成员平分。方法是有几户人家，就把肉按大小、肥瘦分为几份，大家转过身，闭上眼睛，说哪份给谁家就给谁家。孩子们整天盼望着猎手归来，他们回来就有肉吃了。

第五个阶段是文革后包产到户时期。1984年实行包产到户，包牲畜包草场，称为“双承包”。分草场是用目测的方法划分地界。从那以后牧民就定居了。1995年又重新分了一次，用上了军用地图和测量工具，按照大小、可利用和不可利用等标准调整了草场。从那时到现在再没有改变过。不管人口怎么变化，各家的草场不再增加(。

3

紧接着承包，发生了1985年的大雪灾。1985年10月17日，一场特大雪暴袭击了三江源地区，曲玛莱县13个牧委会、47个牧民小组、2041户、10407位牧民和80多万头牲畜被风雪围困，“积雪表层融化成冰，牧草被盖，善于踏雪采食的牦牛、藏系绵羊也无法采食，由于长时间的冻饿，牲畜为充饥互相吃毛，活畜吃死畜；黄羊、百唇鹿等草食野生动物也从深山密谷中觅食走出，聚集在路边、河边、山崖下，伸手可逮；雪豹、猞猁等一些食肉动物，也因积雪过深行动不便开始死亡；麻雀成群地飞进帐篷，那种求生的景象惨不忍睹。”( 

加义书记曾亲眼见到一只熊因找不到食物，在十几米的范围内来回徘徊了两、三天。雪灾之前，措池地区的草场非常好，全村的牲畜达到7万头（只），野生动物的数量也有3万多头（只）。一场大雪后，虽然政府救助及时，没有死一个人，但到1985年2月底，全县4个乡的牲畜因灾减少了534200头（只），占灾前4个乡牲畜总数的60%。( 措池村的牲畜只剩下4000多头（只），野生动物普遍遭难，黄羊、盘羊和熊几乎灭绝。白唇鹿很长时间不再出现，直到近年其种群数量才有所恢复，2005年，村民在野外观测时发现了200只(。









(刁生俊“曲麻莱县概况”，《江河源头第一县—曲麻莱》3页，曲麻莱文史资料委员会1997年版。


( 参见措池村牧委会统计资料。


(谢佐主编《青海民族关系史》58、86页，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。


(曲麻莱文史资料委员会“曲麻莱县建政初期行政区域界限”，《江河源头第一县—曲麻莱》12-14页；“部落篇”，同上书19-47页。


(“布久红柯部落”，同上书20-23页。


(根据与措池村书记加义、村长次仁罗桑、古鲁扎西活佛，以及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扎多、班巴等人的谈话整理。


(马元成“雪压昆仑—1985年曲玛莱特大雪灾纪实”，《江河源头第一县—曲玛莱》189页。


(同上，193页。


(扎多，陈琦，扎拉，刘炎林“2005年11月措池村野生动物监测调查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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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草原上采到好多菌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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